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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过程
中，诗歌（含散文诗）作为重要类别，共有29部作
品参评。参评儿童诗集题材多样，驰骋诗心、想
象和哲思，书写乡土、自然和风物。参评作者覆
盖不同年龄层，既有资深童诗作者、中年童诗作
者，也有青少年童诗作者，老中青三代各擅胜
场。从艺术上看，参评诗集整体上探索着诗性、
儿童性的崭新表达，音韵游戏、诗画共生等手段
融入其中，呈现出可视、可诵、可玩、可思的童诗
新面貌。

童诗创作的新现象、新机制和
新特征

近年来，中国儿童诗创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和
进展，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机制和新特征。具
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土书写、民俗景

观等元素较多融入童诗。过往童诗主要集中于
自然万物、童年生活、节令与游戏、情感与品德等
方面，这些主流童诗题材依然涌现不少佳作，但
近年中国童诗在题材方面也有了诸多拓展，出现
乡土热、民俗潮等现象，比如冯杰《吃荆芥的猫》、
裴郁平《阿勒泰的四季树》、李少白《世界对我说》
等诗集将方言、节令、小吃融入诗中，书写“舌尖
上的童年”和“方言里的中国”。二是童诗也探索
生命和哲理表达，呈现出儿童诗歌深度化倾向。
童子《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高建刚《我的
秋天是蟋蟀做的》和龙向梅《声音里住着小野兽》
等诗集都从不同角度追问时间、生命、死亡等命
题，童诗的哲思表达成为值得关注的探索。譬如
高建刚写风筝：“虽然贫穷，只要有纸、竹、刀和
绳，/就有飞翔。给一张写满梦想的方格纸/安上
尾巴，就是一只越飞越高的云雀；/安上龙骨，就
是一只雄鹰”。（《风筝随想》）童子“生命是我所知
道的/最珍贵的礼物”“他们有没有/时时刻刻都
在思索生命的意义呢？”（《礼物》）这些都是表达
哲理的童诗，哲理表达拓宽了童真性范畴，但童
诗如何在表达哲理和保持浅语两端有效平衡，同
样考验着很多诗人。三是诗画合一、诗画相生成
为参评诗集普遍采用的出版和装帧策略。诗人
们或自绘，或与专业插画家合作，整体上诗画融
合度比以往大大提高。中国古代一直就强调诗
画相融相生，苏东坡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不过这是将诗和画分开论的。童诗的诗画
融合主要是出版界为适应青少年思维特点及视
觉化时代的阅读趋势而发展出来的策略，绝大
部分童诗集还停留在为诗配画阶段，真正将诗
意融入画面的并不多。本届参评作品中，冯杰、
童子、姜二嫚都身兼诗人、画家双职，以毛笔、水
彩或漫画自绘插图，《吃荆芥的猫》和《我知道
所有问题的答案了》等诗集都呈现出诗画融合
的内生性。《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声音里住
着小野兽》等诗集的插画虽非诗人自绘，但诗
人与成熟插画师的深度沟通，使视觉叙事和视
觉诗意得到了较高质量的呈现。

童诗要兼具儿童性与诗性

曾卓曾说：“当我立意为少年们写诗时，我就
希望它们是诗，而不是押韵的语言。”（《给少年们
的诗》后记）这里其实涉及童诗的诗性问题，童诗
必须既有儿童性，又有诗性，不能为了儿童性而
牺牲诗性，也不能忽视童诗诗性的独特性。童诗
过度成人化或过于稚趣化，都有问题。不管是思
维还是表达，过于成人化则取消了童诗的独特
性，很可能与青少年读者产生隔膜；过于稚趣化，
则是为童诗而童诗，往往因循旧制，难有创新。
所以，如何既尊重童诗的特有艺术规律，又拓宽
童诗的诗性空间，这是检验童诗优劣的一条重要
标准。本届参评作品，在追寻童诗诗性方面也有
探索和拓展。

童诗获奖作品《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
正是在诗性表达方面表现突出的一部儿童诗
集。作品既温暖纯粹、天真烂漫，又有基于童诗
的诗性想象力。童子以诗心感受生命，以童心书
写亲情、友爱、尊重和悲悯等主题，不仅赋予这些
人类永恒的精神母题以童真的质地，而且持续拓
宽了童诗的诗性表现空间。

童子善于找到既符合儿童思维特点、具有鲜
明儿童性，又匠心独运、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视角、
新切口。比如《老人的提问》一诗，列出了“你最
喜欢谁？/你都为什么事儿哭过？/你交了几个
好朋友？”“你害怕打雷吗？/你要不要回到床上
去？你会告诉我你做的梦吗？”等十五个问题。
诗歌模拟一位老人向孩子提问，问题努力贴近孩
童思维，进入孩童的心灵世界。最后一节的留白
让诗歌富有神秘感：“我好像知道所有问题的答
案/老人说/他叹了口气，笑起来”。这首诗把老
人看孩子和孩子看老人的双重视角并置起来。
纯从老人角度看孩子，世事沧桑说童年，其实是
成年乃至老年视角；纯从孩子视角看老人，虽有
童趣，却总失于简单，难有真正的诗性意味。所
以，儿童写的诗和写儿童的诗都不是衡量优秀童

诗的充分标准，好的童诗是有效拓展儿童诗性表
意方式和空间的诗。这首诗中，老人之问体现了
童真童趣和老人对孩童世界的迁就；后面的“老
人说”和“老人叹”，都是通过儿童之眼来看的。
儿童自然无法完全体会老人的心情和心境，孩童
视角过滤了老人视角的沧桑，双重视角使全诗意
味深长。这里既不同于以成人视角写儿童，也不
同于一般童诗对儿童心灵和思维的模拟，探索的
正是童诗崭新的诗性空间。又如《返老还童》一
诗：“要是人老了，脾气变得像小孩/就要这样，就
要那样/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你不能叫他们
孩子/你还得叫爸爸和妈妈/听听听听，他们都想
要什么？//不要星星，不要蛐蛐/也不是要去雪
地里玩儿/只是想要在云朵上打个滚/就这么简
单”。不是从成人目光想象儿童，而是从儿童思
维想象老人，趣味横生。

作为一个成熟的儿童诗人，高建刚的童诗集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同样具有鲜明特点。这
部诗集取材于自然万物、鸟兽虫鱼等，展现出一
种有趣的昆虫哲思。《鸟鸣和星星》中：“窗外的鸟
群，/在天黑前的树冠中。/满世界都是鸟鸣。
天黑了，/鸟鸣变成漫天的繁星”。这是一首意
境丰赡、禅意弥漫的小诗，尤其是从“鸟鸣”到

“繁星”的转化，从声到形，从地下到天上，化合
无间、意味隽永，堪称妙笔。这是一种超越成人
与儿童的诗性表达。又如《西红柿》：“早晨的厨
房/有一束柠檬色阳光/在黑色大理石窗台上/
七个红彤彤的西红柿/透亮如一排灯笼/照亮旁
边的黄瓜、胡萝卜和鸡蛋/还有我们有滋有味的
生活”。厨房里灶台上的西红柿、黄瓜、胡萝卜
和鸡蛋，本是再日常不过的场景。经过诗心独
特的编排和布景，在西红柿如一排灯笼这样匠
心独运的比喻的烘托下，一个日常生活的诗性剧
场便凸显出来。

儿童性是童诗的灵魂

学者朱自强说：“儿童诗是儿童心灵的镜像，

它的魅力在于用儿童的眼睛重新发现世界。”这
里强调的是儿童诗与儿童心灵世界的关系，也强
调儿童心灵对发现世界的价值。已有不少学者
提出，对儿童性及其价值的强调，其实是现代性
思想的一部分。五四时期不仅重新发现教育、民
间、妇女，也重新发现了儿童，认为我们应将儿童
当成“完全的个人”，主张作品应满足儿童想象力
的需求，反对功利的教化，不赞成“将他当作缩小
的成人”。强调儿童文学以培养想象力为基础的
儿童性特征，其实代表着一种现代的教育和审美
理念，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一直延续
至今。儿童性是儿童诗的灵魂，但什么是儿童诗
的儿童性，却是一个仍待不断实践和探索的问
题。本届参评作品，在童诗的儿童性方面也有多
方面的探索。

龙向梅《声音里住着小野兽》探索了一种以
声音为表意方式的童诗表达，诗人在滴答滴答、
咔嚓咔嚓、呼噜呼噜、窸窸窣窣、咕噜咕噜等日常
声音中挖掘诗意。譬如“一颗露珠坐在麦芒上/
多么孤单的早晨啊/它怀抱着细微的阳光/从叶
尖滚落下来/咕噜咕噜//是的，我确信我听到了
这样的声响/像车轮碾过草地/像星星坠入悬崖/
都一样有着细细的尖叫/和惊慌”。（《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是一种很具童话性、很容易引发儿童兴
趣的声音，龙向梅不仅将这种声响化为场景，也
使其与儿童更微妙、内在的心灵空间相联系，从
而超越了一般童话和故事意义上的趣味性，具有
了更强的启思品质。

少年诗人姜二嫚《在白亮的星星之间：姜二
嫚的世界》的儿童性表达也颇具特色。姜二嫚出
生于2007年，四岁时其诗便开始为人所知。重
要的不在这种写作传奇性，而是其诗中原生态的
童真童趣。比如，“壁虎在墙上/经常是倒立的/
它会不会/因此感到自卑”。（《壁虎》）儿童才会经
常去留心墙上的壁虎，也会移情并关心到壁虎的
自卑。又如，“鸡下了蛋/会不会/有产后抑郁
症”。（《鸡和鹅》）这是一个多思少年的诗歌，童真
童趣、天真烂漫，如朝露洁净，又折射着成人所习
焉不察的世界角落。

优秀童诗展示了人类独特的想象力和感受
力，也探索着富有青草气息的心灵和诗性空间。
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诗歌类别汇聚了
诸多优秀作品，童子、高建刚、龙向梅、冯杰、高
凯、丹飞、高源、姜二嫚……这些不同年龄层的童
诗诗人诗作，共同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诗星
图，在童心和诗心中采撷鸟鸣和星辰。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童心诗心中的鸟鸣星辰童心诗心中的鸟鸣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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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725部参
评作品中，长篇小说310部，占比近43%，在最终
获奖的18部作品中，小说占7部，比例近39%。
阅读与研究这些参评小说，基本上可以窥见近年
来中国儿童小说创作之一斑。

首先，儿童小说主题创作将儿童生命成长与
时代命题结合，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时代
感；而在艺术表现上，多元的叙事视角与创新的
文本形式、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共同提升了主
题创作的艺术品质。

此次参评的长篇儿童小说，主题创作范围涉
及面非常广，涵盖了传统文化、现实关怀、历史叙
事、乡土书写、时代楷模等多个维度。如《敦煌灵
犬》《琢玉》《锦裳少年》《书苗》《会飞的板凳龙》写
文化传承；《苹果花开》《飞起来的村庄》写新时代
山乡巨变与乡村振兴；《大河的歌谣》《江水清清
到我家》写环境保护；《秋月高高照长城》《密营》
《谁在林中歌唱》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创
作因为主题鲜明，容易让写作者处在一种悬浮
的状态，以虚构人物或生造故事来图解主题。
儿童文学的主题创作对作家的艺术智慧是一种
严苛的考验。但此次参评的优秀主题创作小
说，大都做到了宏大叙事与童年视角之间的平
衡。作家们不是单纯地写重大历史题材与时代
主题，而是写历史变迁中的童年，写童年在时代
大环境中的成长与蜕变，以丰富的童年生活细
节塑造人物，以符合人情人性的情节推动故事，
主题成为照亮童年的光。比如，《额吉的河》聚
焦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等城市的一些孤儿
面临着营养不良的困境，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
部署下，国家决定将三千多名孤儿送往内蒙古
大草原，托付给蒙古族同胞抚养这一历史事
件。但作家许廷旺没有流于对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的图解，而是用精心的构思、有血有肉的人
物，写出了上海孤儿从国家的孩子到草原的孩
子，再到“我”的孩子的转变过程，最后，姐姐玉萍
从“上海的孤儿”成长为草原上的卫生员的转变
也就水到渠成。刘青鹏《安吉的夏天》是一部禁
毒题材长篇小说，作者运用了侦探小说的创作手
法，在巧设悬念与破解谜题中，完成了重大主题
叙事，而又不失儿童文学的可读性。周敏《胡同
也有小时候》通过一个小学生的视角和四个看似
独立实则紧密相连的故事，细致展现了北京一
条胡同的生活世象，写出了胡同生活的烟火气息
与时代变迁中的文化传承。其盎然的童趣、浓郁
的京味文化、火热的时代生活画卷让这部作品成
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纯度的“新京味文学”代
表作。

其次，童年精神的张扬与儿童主体性建构，
带来成长书写的新突破。

儿童本位是儿童文学的写作原点，纯正的儿

童文学都是儿童本位的文学，即将孩子当作孩子
来写，塑造真实可信的儿童形象。但儿童是成长
变化的人，因此，儿童文学离不开成长书写。成
长的过程就是儿童主体性的建构过程。近年来
的儿童小说，塑造了许多可以引领儿童成长、具
有丰富主体性的儿童形象。如张国龙《瓦屋山
桑》中的米铁桥、米李花等留守儿童，他们面对困
境，有自己的选择与主张，困境没有困住他们，反
而激发起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自主性。在
《方一禾，快跑》中，祁智运用“雕刻式写作”，通过
大量的生活细节与密集的动作描写，刻画了方一
禾这个融合儿童纯真与成人担当的独特少年形
象。陆梅在《万花筒》中，借助麦小节和白雪两个
女孩的相互照见，展现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成
长历程。张扬儿童的主体性，既是以儿童为本
位，更是对儿童的信任与期许，通过对拥有主体
性的儿童形象的塑造，为更多儿童读者提供榜
样，照见儿童未来的发展之路。正如陆梅所说：

“在学会和自己相处的同时，又照亮对方。也许
正是这份差异，给了我最初写作的动力。当然我
更着意的，是想借助两个女孩的相识相知，写出
一种美好的感情，一种对美的发现和追寻，一种
理想和笃信，乃至成长路上每个孩子都需要面对
的自己教育自己的能力。”

第三，成功的长者形象塑造，丰富了儿童小
说的人物画廊。

儿童也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儿童文学书写离
不开长者形象的塑造。成功的长者形象不是单

一的教育工具或背景板，而是有血有肉、有自己
生命故事的独立个体。蔡崇达《我人生最开始
的好朋友》和王勇英《狼洞的外婆》，都塑造了真
实可信而又令人难忘的老年人形象。“阿太”这
一形象，在蔡崇达的《皮囊》中已经出现，而在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这部儿童小说中更为
丰满。“阿太”既是男孩“黑狗达”的阿太，也是作
者意图“写作一本能提炼出我们所在文化的精
神模型、能陪伴参与生命教育的作品”的载体。
正如作者所言，“这个人物身上便是这片土地所
积攒的一代代人留存的生命和精神秩序。她调
动了整片土地的精神和魂魄抚养我”“肉体是拿
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这样的生活观，揭
示了生命轻盈的本质与肉体束缚之间的辩证关
系，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如果说，蔡崇达的小
说让孩子们在故事中初步接触生命与存在的终
极命题，那么“阿太”就是智慧的化身，她教会孩
子们如何理解与接受人生中的种种“不幸”与

“告别”、“无法”与“不能”。《狼洞的外婆》中的外
婆是爱与陪伴的化身，作品塑造了一个历经磨难
不改善良之心的外婆形象，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
关怀引领孩子走出困境，在儿童小说如何表现苦
难中的人性之光，如何塑造成人形象方面做出了
可贵的探索。

第四，丰富的物叙事让作品更贴近儿童的生
命本源，彰显儿童文学“爱的魔法”。

物叙事理论是叙事学在“后人类”时代的一
次重要转向。它打破了人类中心的叙事观，赋

予物质世界以声音和活力，通过关注物的能动
性、生命史以及与人纠缠的关系，提供了一个
极具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新视角，让我们能够从
那些沉默的物件中，聆听到更为丰富和深刻的
故事。

此次获奖的七部小说，单纯从书名看，就有
五部是以物命名的：《额吉的河》《大河的歌谣》
《万花筒》《胡同也有小时候》《我人生最开始的好
朋友》。《狼洞的外婆》虽然叙事的主角是外婆，但

“物”在小女孩白果的成长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万花筒》和《胡同也有小时候》都将居住的
城市作为生命体去探究。陆梅表示，上海这座现
代化城市“是怎么一呼一吸渗透在普遍的市民日
常生活里的？我想走进她的时间和命运”。周敏
以少年侯森森为主人公，通过他与表哥、老刀师
傅、小叶子等人物之间的关系，辅之以黄鼠狼阿
郎和八哥宝玉的故事，让承载着族群记忆、家国
故事的古老胡同充满童趣。在大秀《大河的歌
谣》中，黄河、候鸟、儿童成长三者交织，黄河不仅
是地理背景，更是少年成长的精神母体。而在
《额吉的河》中，“河”既是上海的黄浦江，也是科
尔沁草原上流经额吉家门前的“小河”，更是爱的
象征。作品开始是上海的妈妈带着玉萍、玉山、
玉香三姐弟到黄浦江撒父亲的骨灰，妈妈告诉他
们“天下的河都是相通的”。“河”的意象贯穿整部
小说，也贯穿玉萍三姐弟的成长过程。河水清
澈、洁净、无私，奔流不息，也象征着草原母亲给
三姐弟的爱永无止息。

《狼洞的外婆》既是乡土童年的真实记录，也
是儿童心理疗愈的文学范本。生活的变故将患
有语言障碍与社交恐惧的女孩白果推到了“狼洞
的外婆”身边。“狼洞的外婆”以无私的大爱接纳
白果，并让白果通过照料喜鹊而最终逐渐学会表
达情感、结交朋友、融入生活。作品中精心设置
的老电风扇、喜鹊幼鸟以及它们对白果生命成长
的隐喻，既增加了作品的儿童情趣与生活质感，
也扩展了作品的审美空间。

如果说儿童小说的主题创作体现出作家们
强大的驾驭生活、扩展世界的能力，那么，作家们
在对物理空间、世间万物、自然环境的书写中所
体现的就是强大的爱的能力。因为爱，作家与生
活世界建立起诗意的关系，以爱去拥抱生活，在

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万物的联结中，也开掘
出了小说艺术的新天地。通过富于象征意味的
意象、物件、环境和空间，小说超越表层的故事情
节，深入人类细腻的情感世界与深邃的文化记
忆，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更为含蓄、丰厚且耐人寻
味的审美体验。同时，这种叙事方式又贴近儿童
生命本质与儿童心理真实，让作品更容易为儿童
读者所接受，因为儿童思维是原始思维的复演，
儿童相信万物有灵。

第五，跨界写作丰富了儿童小说创作的美学
意蕴。

成人作家跨界儿童文学写作早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当前，儿童小说的文体界限也正在被打
破，童话、诗歌、科幻等元素的融入，虚构与非虚
构、幻想与现实、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切换，丰富了
儿童小说的表现形式，让儿童小说呈现出数字时
代的新特征。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是一部带有个人
回忆录和个人史质地的作品，却运用了小说的人
物形象塑造与故事模式。尽管植根于真实生活，
但蔡崇达并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纪实笔法。他
运用了小说化的叙事结构、场景营造、人物刻画
和情感渲染，同时，作品还承担了记录和展现特
定地域文化的功能，对闽南地区的风土人情、民
间信仰、生活习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使得
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一部地方志或民
俗志文本，具有文化人类学的价值。王春鸣《勺
子飞来了》也是一部跨文体作品。作品有一个科
幻式开头，以2080年飞来黄海湿地的一只叫“盐
小勺”的勺嘴鹬，呼应今天正在开展的湿地保护、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作品采用拟人化的
儿童视角，以江苏盐城黄海滩涂“条子泥”这一真
实地点为背景，讲述主角“盐小勺”——一只勺嘴
鹬的成长与迁徙。作品将勺嘴鹬的生存叙事与
特定的地域文化紧密结合，这种结合不仅赋予了
故事更强的真实感和独特的文化底蕴，也使得作
品成为倡导湿地保护、传递生态文明理念的载
体。这部作品还是文学与视觉艺术的联动，书中
不仅包含了清新唯美的手绘插图，还有众多盐城
黄海湿地保护区摄影师们的摄影作品。手绘、真
实影像和小说叙事结合，既保留了艺术美感，又
增强了内容的真实感和视觉冲击力，为小读者营
造了更为立体的阅读体验。

本届参评的儿童小说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儿
童小说创作的特质与新质。这些作品既扎根现
实土壤又饱含人文温度，既张扬童年本真也塑造
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让童年书写兼具思想深度
和艺术质感。作家用爱与智慧搭建起连接儿童
与世界的桥梁，彰显了新时代儿童文学丰饶宽广
的创作气象。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主席、儿童文学作家）


